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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年 $月 %日，吴承惠被调回正在筹

备复刊的新民晚报，这一年，他 &&岁。回忆起
当年，吴承惠坦言：“其实，那时候让我回晚报，
我还有一点不愿意。”
吴承惠进入晚报工作，是在 %"&'年底。当

时，他工作的《亦报》并入《新民报》晚刊，他便
一起并了进来。“我们报到的那天下午，举行了
一个欢迎会，我好像还表演了一个小节目，内
容是什么，现在都记不清了。”
那时的吴承惠，心里还是很高兴的：“有一

段时间，我经常给晚报投稿，慢慢地也和晚报
的编辑成了熟人。能进入晚报工作，这样的缘
分，自然让人欣喜。”
然而，这样的欣喜并没有持续很久。一场

又一场的“运动”接踵而至，吴承惠也受到了不
小的冲击。
“文革”结束后，吴承惠在上海文艺出版社

当《艺术世界》杂志的主编。“杂志办得挺不错
的。销路最好的一期，曾经发行了 ()万份。以
后每期也能维持在 *)万份左右。小小一个编
辑组，人员不多，相处得很融洽，工作不太紧
张，可以‘慢工出细活’，很合我口味。”

最终，吴承惠还是回到了晚报，参与副刊
的筹备工作。

“我们副刊部是只能坐七八个人的小房
间，写字桌是拣便宜货买来的，连玻璃台板都
没有。”吴承惠回忆，“我当时已经 &&岁了，还
能干多少时候呢。但当时副刊部的沈毓刚、胡
澄清、陈榕甫三位都比我老，大家都不去多想，
只一个劲儿地要把报纸办得兴旺起来，能干到
什么时候就干到什么时候吧！”

吴承惠：编辑要有兼容并蓄的胸怀

本报记者 吕剑波

在新民晚报的发展历史
中，“夜光杯”堪称是雅俗共赏
的典范，时至今日，仍是广大读
者喜闻乐见的“拳头产品”。

提起吴承惠，或许有不少
读者感到陌生，但说起他的笔
名“秦绿枝”，相信很多人都会
觉得眼熟了。夜光杯上曾经辟
有他的小品专栏“休息时断想”
“不拘小记”等。

作为新民晚报副刊部原主
任，吴承惠对办好副刊有着许
多体会，最关键就是一个“杂”
字：题材包罗万象，内容五花八
门。在好看的同时，却也给编辑
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需要有
一个兼容并蓄的胸怀。

贰
%"+*年新民晚报复刊时，每天四开六版，

副刊就占掉了两个版，“三分天下有其一”。如
何编好这半张纸，吴承惠他们这些老编辑没少
琢磨。
“如果说一张报纸是一栋房子，那副刊就

是后花园。”吴承惠说，“如果把新民晚报看成
宁荣二府，那夜光杯就是大观园。”

吴承惠说，要把副刊办得好看，关键就是
一个“杂”字：题材包罗万象，内容五花八门。
“我们的编辑目的，就是要让 +岁到 +)岁的读
者，都能从这份报纸上看到想看的东西。”
除了联系名家撰稿以外，夜光杯很多稿件

都是读者自己投稿的。“每天光信件就有 %))

多封，每一封都要看。”一个版面几千字的内
容，吴承惠要看的稿件数量，少说也要三四倍
于此。
“看稿子的时候，要做好分类：有些稿子直

接就能用，有些需要做些修改，还有一些需要
重新加工。”吴承惠说，“需要重新加工的，有时
我会联系作者，请他修改。还有一些时候，我就
直接帮着改写一遍，但还是用投稿者的名字发
表，这样做无非是为了提高他的积极性。”
在刊登文章时，编辑还需要把握题材的多

样性。“不要说在一天之内的版面上不能有相
同的题材，就是个把星期之内的版面上最好也
尽量避免重复刊登相同的题材。”吴承惠解释
道，“除了免得读者生厌之外，还有一个考虑：
投稿者往往有个误解，看见版面上登了哪一类
稿件，就以为编辑喜欢这类东西，便也跟着写
来了。如果写得好，确有别具一格的意趣那也
是可以考虑的，可惜的是这样的稿子很少，多
数是邯郸学步。”
吴承惠说，最喜欢的便是那种角度独特，

让人有意外惊喜的奇文：“曾经我们接到一篇
由四川省一个小城市的作者，以修鞋匠的口
气，写一封致制鞋厂的信。讽刺厂家不讲究产
品的质量，促成了修鞋匠的生意，特表感谢云
云，文字辛辣幽默。我们从大堆来稿中，一眼就
挑中了，编成七版的头条，一下子就觉得这一
天的版面也增添了不少生气。”

! ! ! !随着晚报的发展，版面逐渐增多，出了
不少专刊，如读书、家庭等。
“既然有了专刊，我们还要登这样的稿

子吗？”吴承惠思考，“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只
不过夜光杯的稿子必须达到一定的要求，必
须有格调、情趣、内涵。举个例子来说，夜光
杯有过一个讲养花的专栏，我给取名叫‘怡
红快绿’，就是要求里面的文章不能光讲怎
么养花，要有更多的文化内涵。”

此外，副刊的文章，也要讲一个“由头”。
“虽然副刊相比新闻版是静态的，但静得没
有一点生气，没有一丝波澜，也就成了死水
一潭。”吴承惠说，“我们总在想方设法避免
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个版面，你说它是今年
编的也可以，说是去年、前年编的也可以，甚
至拿到明年去也可以。所以一个版面上，总
要有那么一两篇文章，具有一定的新闻性或
时间性。”

吴承惠说，在这么多年的编辑生涯中，
最重要的能力便是交朋友。他的很多朋友，

都是在编辑改写文章的过程中交下的。
“当时梅龙镇有一个一级厨师徐正才，

给我们投稿，写的就是怎么做菜，立意上稍
显单薄。”吴承惠回忆，“我帮着改写了一下，
加入了一些关于菜肴的文化背景、品尝的情
趣等方面的内容，然后发表。他以后又给我
们写了不少稿子，我也帮他修改过不少。从
那时候起，我们就成了朋友，他隔三差五还
要送几个菜到我家来让我尝尝。”

去年年底，吴承惠收到一封读者来信，
几句寒暄过后，那位读者就问：“你记得 *"

年前给你写信的那位兰州青年吗？”
“那时候应该刚刚复刊，那位读者的儿

子还在上幼儿园，也许有点调皮，经常被老
师揪耳朵，揪得耳朵都发紫了。”吴承惠回
忆，“于是我就根据他说的在那时写的专栏
中提了一笔。不想这张报纸被幼儿园园长看
到，马上进行纠正。如今他儿子已经‘三十而
立’了，还没有忘记这件事，那张剪报他也一
直收藏着。”

肆
编辑从事的是为人作嫁的工作，默默无

闻。但吴承惠却有一个“大名鼎鼎”的笔
名———秦绿枝，他写的“休息时断想”“不拘
小记”等专栏，在晚报的读者中颇有影响。
而“秦绿枝”这个笔名的由来，还有一段

很有意思的故事。
办副刊自然少不了要有言论，但晚报副

刊言论的写法也不应拘于一格，取材角度更
要各抒所见。于是，吴承惠想到了老报人姚
苏凤先生。
解放前，姚苏凤先生在《东南日报》写过

一个专栏“诸葛夫人每日清谈”，文章所谈的
范围大多是家庭琐事、儿女情分、朋友来往、
社会见闻。姚苏凤先生装作一个有识见的家
庭主妇来写文章，读者就误以为作者真的是
个女人。
“这样的故弄狡狯，却增添了与读者对

话的一点情趣，我想这可以借鉴。”吴承惠
说，“起初，我只是想请女同志来写这个专
栏，可是一直找不到可以合作的人选，只好
自己动手了。”
“秦绿枝”这个笔名，源自李白的诗句

“秦桑低绿枝”，带着浓郁的“鸳蝴气”。
“起这个名字，当初原想蒙骗一下读者，

让大家以为是个女的。”吴承惠说，“但眼光
锐利的读者很快就看穿了，不但看出我是个
男的，而且是个老头子。因为行文的口气、笔
调露出了马脚。可是势成骑虎，这个名字只
能沿用下去了。”
秦绿枝的言论从未打过官腔，思想脉络

与中下层的百姓同属一路，很快就得到了读
者的支持喜爱。
“几乎每天总要接三四封读者来信。”吴

承惠说，“有向我诉说不幸遭遇的，有向我反
映问题的，有托我介绍工作的，也有托我做
媒的……”
直到现在，“秦绿枝”仍然会出现在夜光

杯的版面上，吴承惠依旧没有停下自己的
笔。“有人问你还打算写多久，我回答，没准
儿，写到哪里是哪里，到实在写不出的时候，
自然就不写了。还有人说你写的东西是短命
的，只有几分钟的影响。是的，谁叫我是新闻
记者呢？想不通这一点，也就别干这一行
了。”

伍
吴承惠至今还对一件自己“上当”的往

事记忆犹新。
“有一次，我在来稿中发现了一篇当时

很走红的女歌星写她怎样成长经过的稿子，
文字看起来还朴实，也不很长，就决定采用。
但我心里也有点嘀咕：这位女歌星怎么会看
上我们报纸的？放了几天，还是刊登出来。”
吴承惠回忆，“不久收到一封读者来信，自称
那篇稿子是他假托那位女歌星的名义写的，
事实是根据女歌星与别人的谈话。这个读者
说，他就是要考验一下我们是不是很看重名
人，果然被他抓住了把柄。”

吴承惠说：“看到这封信让我好像误吞
了一只苍蝇似的难受了好久。我是错了，看
重名人并不错，错在我工作不仔细，更错在
我低估了复杂的世道人心。”
不过，吴承惠并没有恨过这个读者，他

说，作为编辑，要有一个兼容并蓄的胸怀。
“做副刊编辑，题材要杂，所以编辑的

兴趣也要广泛，不能我喜欢什么就要登什
么。”吴承惠说，“你不喜欢，可以。但是别
人喜欢，你就要登。要允许各种人、各种流
派，都到报纸上来写稿，这样报纸才有可
看性。”
“这个人，我或许不喜欢，但是他的稿

子是很有见地的，那就要登。”吴承惠说，“赵
超构先生要我们网罗天下才俊之士，学学蔡
元培先生当年做北大校长兼容并蓄的胸怀，
用稿不要有成见，作者不管他是上海的外地
的、老的小的、有交情的没交情的，只要稿子
适合夜光杯的需要，都用，一视同仁。”

吴承惠说，编辑最好要成为一个“杂
家”，对历史、地理、科技、琴棋书画、花鸟虫
鱼等有所涉猎。“如果你确实什么都爱不起
来，至少也不要以你个人的偏好而排斥作者
介绍各种知识，表现各种兴趣的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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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承惠近照

! 吴承惠!右一"刚参加新闻工作时与同行合影

! 吴承惠与夏征农!右一"#赵超构!左一"#束纫秋!右二"一起研究$夜光杯%编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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